在西安财经学院文学院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卫亚浩（2015年6月24日）
    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今天将是定格在你们记忆中的一个难忘的日子，我们文学院聚集一堂，隆重举行2015届毕业典礼。看到你们洋溢着青春的朝气，即将驶入一段新的航程，我的心情和大家一样的激动。在这里，我首先代表文学院领导和全体师生员工，向顺利毕业的402位同学，表示热烈的祝贺！同时，也向为之付出辛勤努力的老师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四年前，你们怀着对大学的美好想象，涌动着对青春的无限向往，来到西安财经学院翠华西校区学习和生活。从此，成为了这里的主人。也从那时起，只要轻轻点击翠华西这三个字，你们人生的浏览器都会跳出无数个关于青春与成长的链接画面：在这里，你们曾经为了一种激动人心的理想共同奋斗过，为了一份难以释怀的友谊彼此珍视过，为了一段无法割舍的情感黯然落泪过；也可能刚刚为了一份优秀毕业生的荣誉明争暗斗过，为了一碗再普通不过的肉丝干办大快朵颐过，为了给老师起一个夸张而滑稽的外号洋洋得意过。这一切翠华西都记得，因为，无论是这里的一草一木，还是这里八个人一间拥挤的宿舍，图书馆永远都在维修的的电梯，从来就没抹平过的水泥路面，这一切都会作为一页再也撕不掉的封面，永久性地装帧着你们青春的纪念册，无论它是美还是丑。当然，这一切老师也会记得，因为，那个给老师起了一个无比搞怪的外号的同学，也可能就是当年，老师课堂上听讲最专心一个；今天，面对着熟悉的校园、朝夕相处的同学最难舍难分的一个，多年以后最想念老师的一个，母校也最牵挂的一个！

同学们，无论怎样，今天，这一切都成为了过去，四年的知识沉淀已然为你们插上了腾飞的翅膀。从这一刻起，你们将走向社会，去实现个人的抱负和理想。作为师长，我也不能例外，也要借此，再叮咛你们几句：
一要认识自己的价值。社会的文明进步很大程度上体现于人的价值的实现。“中国梦”的宏图大略，也要靠每个个体来实现和完成。躬逢盛世，同学们既不必妄自尊大也切不可妄自菲薄。有的同学说，我们既非官二代，也非富二代，颜值也不高，走向社会，一张二本文凭又能给我们带来多少？的确，一个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时代，仅靠一纸文凭已无法使你“立登要路津”再登“青云梯”。然而，据我所知，尽管大学教育迅速普及，但能进入西财的你们，在中学时代个个都名列前茅，从来都绝非琭琭等闲之辈。况且，作为独生子女一代的你们，寄托的是几个家庭的希望，肩上的责任一点不比从前的我们轻。这让我想起中学时代读过的一本书——《拿破仑传》。在拿破仑遗嘱的最后，他对儿子谆谆告诫的是“我希望你无愧于你的命运”，这句话直到今天依然能打动我。每个人，生来都与众不同，每个生命都有着自己独特的价值，这是别人无法替代的，所以你们每个人从现在起都要牢记：你这一生首先要做的头等大事，就是要无愧于，你自己的命运!无论今后富贵还是贫贱。

前一段时间网传北师大一位老师，对他的学生说，毕业以后，没有四千万就不要来见我。姑且不论，一个人的价值绝非金钱所能衡量，平凡而有尊严的生活比什么都重要。我们今天只说四千万这个数字，到底多不多呢？反正老师是一辈子也不敢想。但对你们来说，我看一点儿也不多。唐代大诗人李商隐有句诗“庾郎年最少，青草妒春袍”。身着一袭绿衣的翩翩少年，连青草都会嫉妒。你们拥有的青春就是最大的财富。那么青春到底值多少钱呢？我们来算一算。去年撒贝宁主持了一个“青年公开课”这么个节目，主要是青年学子与当今成功人士的对话。有一期，主持人问现场对话的一个二十八岁的同学和地产大佬王石：你二十八岁的年龄加上几千元的月薪，王石，六十岁的年龄加上一千亿的资产，你们换不换？王石坚定的说：换！那个同学慎重的想了想，郑重地回答道：不换！在座的同学们，一千亿加上六十岁的年龄，你们换不换呢？我看，真的像那样，你们也不会换。人生仅此一世，他所有的意义就在于，它赋予了我们无限的未知数，无限的可能性。所以，青春的价值无论怎样去衡量，他都是无价的。同学们，今天我算是看出来了，你们个个都是隐性富豪，个个都身价不菲，所以我也要再次郑重的告诉你们，未来是属于你们的，世界是属于你们的！
第二希望你们具有独立思考，敢于质疑的精神。人与人的最大区别在于思想，尼采曾说“当婴儿第一次站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使他站起来的不是他的躯体，而是他的头脑”可见，独立思考的能力在每个人人生的初期，就为我们的身体和心灵竖起了，高耸的桅杆，伟岸的城垣。今天，你们大学毕业了，那么高等教育到底给我们带来些什么呢？爱默生说：“从各方面对习俗的质疑，是每一个人提高思想水平的必然发展阶段。”敢于质疑，不惟书、不惟上，养成独立思考的良好习惯，是你们发现新知识、获得新思想、取得新成就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桥梁。

长期以来，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一个主要的误区就是会把某些习以为常的东西视为理所当然，殊不知偏见就是这样形成的。如果面对这样的流俗我们不敢质疑，那就会固步自封，随波逐流，成为思想的侏儒。这是人类精神世界的痼疾，要完成对偏见的摒弃与超越，就要通过“不屈不挠的博学”和不断的质疑，克服从众心理，成长为一个具有独到见解、独立人格的大写的人。

3、 希望你们一生都是文化传统的自觉坚守者。同学们都是人文专业毕业的学生，走上社会，无论做什么工作对文化传统的坚守与赓续都是你们应尽的职责。我们思考与质疑，而坚守才是这一切的终极目的。缺乏坚守的开拓是无意义的挖掘，丧失了坚守的进取是一种青春的盲动。任何新的生命、新的事物、新的理论的产生，都是在传统的坚实基础上生成的。

     中华文化数千年来，薪火相传，斯文不坠。这一盛况正是在一代又一代，文化传承者的固守中实现的。《史记》中记载，当几百年后的司马迁读着孔子，这位文化伟人的著述的时候，仿佛时光倒转，春风拂面。当他来到了孔子的家乡，看到了庙堂上的车服礼器，看到了后辈学子还在演练着古老的仪式，心潮澎湃，久久不忍离去。最终，发出了“‘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的浩叹。正是这种不懈的追求与艰辛的努力，才使我们的文明没有失去滋养的乳液。

今天，当我们谈及文化身份的认同，文化传统的自信的时候，我们丝毫不会怀疑：我们是中华文化的主人，具有无可争议的正朔地位。然而，文化主导权争夺的战场从来就不乏硝烟。本世纪初的时候，一个叫内藤湖南的日本学者提出了他的历史发展观，即“文化中心移动说”和“中日文化同一体说”。按照他的理论，文化中心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是一个移动的过程，并且今后中国文化的中心将移动到日本并由日本继承复兴。看来，明年的现在，国人不但要去日本买马桶盖，还不得不去日本吃粽子、划龙舟、凭吊屈原了。这才算正宗。同学们，没有对传统的自觉坚守与继承，我们失去的不但是历史和过去，还将是现在与未来。

作为一个传统的坚守者和传承者，使命是艰巨的也是神圣的光荣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前期，当英美联军和苏联红军相继占领了德国的，国土的时候，一位记者问流亡在美国的，德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著名文学家托马斯曼一个这样的问题：德国到底灭亡了没有？托马斯曼当即掷地有声的回答道：“德国并没有灭亡，我在那里，德国就在那里。”这才是一个文化值守者，应有的自信、担当与傲人的情怀。

同学们，经过四年的西财生活，你们人生的桅帆就要驶出这一段青春的航线，《庄子》云：“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远矣！”在这即将告别的一刻，你的母校依然像岸边的灯塔，在你们不远的身后，为你打出了祝福的旗语，此刻，一个美丽的新世界，正在向你阔步走来。作为陪伴你渡过了这段重要里程的师长，最后，我想借用毛主席的一段话，与大家道别。他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曾经为我们描绘过一个美丽的新世界，他的图景是这样的：“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同学们，张开你的双手去迎接他，去拥抱他吧！

再见了！同学们，青春，与你们同行；西财，与你们同在！期待着你们都有一个美好的前程！
谢谢大家！

